
陽醜·鬼王與神堂
———論《慶豐年五鬼鬧

鍾馗》的造神過程

劉燕萍

提　 　 要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是有記載最早的“五鬼鬧判”戲，然而

“五鬼鬧鍾馗”式的故事，至少在明萬曆三十年（１６０２）前，已在

民間廣泛流傳。約寫於明隆慶二年（１５６８）至萬曆三十年

（１６０２）間的《金瓶梅詞話》六十五回，李瓶兒死後，演出百戲便

包括“五鬼鬧判”。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與此前鍾馗文本不同處，在於

鍾馗在劇中需要對付衆多鬼魅，並具備完整的由人到鬼至成神

的造神過程。鍾馗在劇中，並非具備神通或有神助，卻能成神，

强調的是其人格美。本文的重點，在探討鍾馗作爲醜神的“陽

醜”：外貌醜與人格美的不協調（ｉｎ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鍾馗成爲鬼王，

必須降伏有如寓言人物（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的鬼魅。查劇中出現

的大小耗鬼和五鬼，乃首次出現於鍾馗故事中。本文追查所提

及鬼類的由來，以見鍾馗降伏大小耗鬼和五鬼，與登上鬼王位置

的重要性。此外，神堂的獲得乃鍾馗成神的關鍵。《慶豐年五

鬼鬧鍾馗》對鍾馗前文本作出“創造性背叛”（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ｓｏｎ），

一反鍾馗爲唐明皇“服務”———驅鬼的“傳統”，改爲替殿頭官驅

鬼，以强化士人懷才不遇及官員奸貪的主題。本文通過對鬼

（大小耗鬼、五鬼）、神（鍾馗和五道將軍）元素的探討，展示明代

首次出現完整的成神過程的鍾馗文本，如何達至成熟的階段，並



對後世鍾馗作品産生重要影響。

關鍵詞：五鬼鬧鍾馗　 造神　 陽醜　 人格美　 不協調　 創造性

背叛

一、 緒　 　 論

明代《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刊於《孤本元明雜劇》）〔１〕，叙

寫鍾馗因楊國忠（？—７５６）受賄偏私，屢次科舉失意而氣死，死

後成爲鬼判。《明代雜劇全目》載：此劇鈔校於明萬曆四十三年

（１６１５），爲明朝内廷供奉之歲首吉祥劇〔２〕。明萬曆（１５７３—

１６２０）校本，注由清常道人鈔校。此劇見證以鍾馗爲主角的“五

鬼鬧鍾馗”故事正式進入戲曲，並對後代有關鍾馗的通俗文學，

如清代章回小説《斬鬼傳》等，有所影響。《斬鬼傳》第七回，便

出現“五鬼鬧鍾馗”的情節〔３〕。《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因而具承

上啓下的重要意義。

有關鍾馗的研究，多集中在鍾馗由來及故事流變方面。胡

萬川《鍾馗神話與小説之研究》，認爲鍾馗可能由方相氏演變而

來。鄭尊仁《鍾馗研究》，對鍾馗有較爲全面的探討：研究鍾馗

的來源、信仰，以及小説、戲曲中的鍾馗故事。大方《鍾馗故事

的衍變》，討論由宋至清有關鍾馗故事的流變。劉錫誠討論鍾

馗的信仰及傳説，林智莉探討鍾馗戲及鍾馗的形象。艾麗白

《敦煌寫本中的大儺儀禮》一文，研究在敦煌寫本的大儺儀中，

鍾馗所佔的特殊地位〔４〕。

有關《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的研究，雖然有零星的分析，如

４５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林智莉從儺儀、家宅神角度作出探討〔５〕，但未有對此劇作整體

討論之文。《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突破前鍾馗文本之處，

在於鍾馗需要面對更多此前未曾出現過的鬼。此外，鍾馗在劇

中，更經歷一個由人而神的成神過程。劇中不單出現新的鬼怪

名號（五鬼、大小耗鬼），亦出現新（鍾馗）舊（五道將軍）冥神。

在鬼與神及造神方面，都很值得探討。本文擬從“陽醜”（外表

醜陋）的外貌，降鬼成爲真正的鬼王，至獲得神堂供奉，探討鍾

馗成神的過程，以見證至明代而臻於成熟的鍾馗故事：《慶豐年

五鬼鬧鍾馗》如何突破有關鍾馗故事的前文本，强調鍾馗以人

格成神，對抗人間界權奸（楊國忠）及地下界冥鬼之特點。

鍾馗並非歷史人物，乃是虛構的斬鬼神祇。有關鍾馗的由

來，衆説紛紜，鍾馗與儺儀有密切關係，可能由儺儀中的方相轉

化而來，也可能由逐鬼法器“終葵”而來。另外，鍾馗更與門神

神荼、鬱壘有一脈相承的降鬼屬性〔６〕。

高國藩認爲鍾馗信仰，正式産生於唐代〔７〕。實際上，在唐

代之前已有關於鍾馗之記載，相傳作於西晉末期的《太上洞淵

神咒經》“斬鬼第七”即載鍾馗“打殺”衆鬼。唐周繇《夢舞鍾馗

賦》，出現鍾馗爲唐玄宗（７１２—７５６）舞逐鬼怪以祛病。北宋沈

括（１０１３—１０９４）《夢溪筆談·補筆談》中鍾馗捉鬼、啖鬼的故事

正式出現，至宋高承《事物紀原》，情節更加豐富，小鬼亦有了

“虛耗”之名。到了明《天中記》，鍾馗“應舉不捷”，“觸殿”而

亡，在夢中爲明皇捉“虛耗”小鬼以祛病的情節結構便固定下

來〔８〕。（有關鍾馗故事的流變，見附録。）

最早的鍾馗劇目，載於南宋《武林舊事》，“宫本雜劇段數”

條下列有“鍾馗爨”一本〔９〕。“爨”的表演有説有唱。《東京夢

華録》“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條，有鍾馗出現在“啞雜劇”之

載：“如鍾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鑼相招和舞步，謂之‘舞判’”。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首次將五鬼題材正式搬上舞臺〔１０〕。

“五鬼鬧判”（鍾馗有判子之稱）———五鬼戲弄鍾馗的故事，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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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廣爲流傳。《三寶太監西洋記》第九十回“靈曜府五鬼鬧判”，

便出現國殤後在冥府中受苦的五鬼哄鬧冥判的情節〔１１〕。此外，

《金瓶梅》第六十五回，李瓶兒三七之祭上演的百戲中，亦有“五

鬼鬧判”劇目〔１２〕。

二、 “陽醜”與不協調

（一）“陽醜”的鍾馗

鍾馗以醜著稱，醜，是鍾馗的“傳統”相貌。現存有關鍾馗

最早的兩個文獻———唐代《夢舞鍾馗賦》和《兒郎偉》中，鍾馗都

有别樹一格的醜神形貌。前者是現存最早有關鍾馗的完整文

獻，其描繪之鍾馗便扮相奇特：“長髯”，“短髮於圓顱，危冠欲

墜”，“曳藍衫”，“手揮竹簡”。後者是敦煌所藏的一種驅儺文，

其中的鍾馗擁有更“原始”的外貌：“銅頭鐵額，渾身總著豹

皮”〔１３〕。鍾馗尤如妖怪般，醜中滲透著怪誕（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雨果

（Ｖｉｃｔｏｒ Ｈｕｇｏ）認爲：怪誕一方面創造了畸形與恐怖，另一方面

卻是滑稽的。怪誕的基調便是不協調（ｉｎ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１４〕。早期的

鍾馗，有著不倫不類的造型：銅鐵爲頭額，又披著獸皮。非人非

獸般的變形（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造成怪誕的外貌。“繼承”了早期鍾馗

的怪誕醜，《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鍾馗，亦是個醜神。（有關

鍾馗外貌的流變，參考附録。）鍾馗是少數擁有奇特外形醜的神

祇〔１５〕。《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鍾馗，外形“醜”與内在剛勇

之“美”，則形成一種外醜内美的不協調。

醜可分内、外兩種形態。王慶衛《醜的軌迹———理性視閾

中的非理性變奏》一書，載醜分“陽醜”和“陰醜”。“陽醜”指外

在形象如畸形等顯現，“陰醜”則指内在精神方面〔１６〕。“陽醜”

類近李興武所指的“形式醜”，即外貌方面的醜〔１７〕。《慶豐年五

鬼鬧鍾馗》中，鍾馗的醜，便是“陽醜”，外形醜。劇中的鍾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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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死後兩個扮相。生前的鍾馗作文士打扮：唐巾、襴衫、偏

帶、髭髯（見“鬧鍾馗穿關”）。“襴衫”是其標誌，《新唐書·車

服志》載：士人以襴衫“爲上服”〔１８〕。“襴衫”是衫下施横襴爲

裳的士人裝扮。雖穿士人服，但外表奇特，滿臉“髭髯”，鍾馗的

外表是嚇人、嚇鬼的。“髭髯”的文士鍾馗，生前在五道將軍廟

中，外形已令“青鬼慌”，更令“衆鬼十分慌”（頭折）。一衆鬼怪

碰見身爲人類的鍾馗，只落得一個“慌”字；本應被鬼怪嚇倒的

人類鍾馗，反過來嚇怕本身已是可怖的鬼怪。這種反常，强調的

就是鍾馗的醜。連鬼也被嚇倒，可知鍾馗的“陽醜”程度。

除生前“陽醜”，連鬼怪也被嚇倒外，《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中，鍾馗死後成神的扮相，也在醜中顯威，樹立醜神———另類神

祇的形象。由第三折開始，鍾馗的裝扮爲：韶巾、紅襴、偏帶、紅

髮、紅髯、笠子、笏、竹節鞭（見“鬧鍾馗穿關”）。死後成爲判官

的鍾馗持“笏”在手，《古今注》載：“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笏”

乃官員之象徵〔１９〕。身穿判官服，全身紅色，則是歲首喜慶的“應

節”扮相，并以之爲主角增添威勢。紅色歷來被認爲具辟邪作

用，劉曉明説：“民間常以朱砂及紅色物件爲驅邪鎮邪物。”〔２０〕

朱紅是厭勝（對抗、鎮壓妖邪）之色。《抱朴子》《登涉》篇載：將

老君入山符“以丹書桃板上”，可以“辟山精鬼魅”〔２１〕。朱砂書

符，可以驅鬼。故鍾馗全身紅色，可以鎮住惡鬼。

鍾馗的醜，可説是“功能性”的醜，是他作爲驅鬼、降鬼判子

的有利條件。“陽醜”能引發恐怖感，收攝伏惡鬼之效〔２２〕。《慶

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便以觸目的全紅打扮，以具厭勝作用

之顔色，威攝一衆“容貌猙獰”的惡鬼（第三折）〔２３〕。

（二）不協調———美醜的反差

不協調，是指鍾馗的“陽醜”———外貌之醜，與内在品格之

“美”，相比之下形成的反差。外貌上的醜，可以指涉醜惡，醜便

常與邪惡相連。形相醜甚至與道德醜相關〔２４〕。《慶豐年五鬼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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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馗》中的鍾馗卻是外形醜關聯精神醜的一個顛覆。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强調了鍾馗的“内在美”：人格

之高尚。其他鍾馗文本如《夢溪筆談·補筆談》、《事物紀原》、

《天中記》，都以鍾馗啖鬼，突出正邪不兩立（見附録），都是以行

動，表現鍾馗之正道。然而，對鍾馗的個性，未能作深入的描述。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有别於前鍾馗文本之處，在於突出了鍾馗

的“内在美”。鍾馗甫上場便屢次强調自己“一生梗直”、“平生

直正”，在觀衆群中樹立正直的形象（楔子）。面對邪惡勢力時，

這種“内在美”便能發揮巨大的正能量。鍾馗在五道將軍廟中，

嚇退衆鬼，除“陽醜”形象外，更重要的就是正義之氣。鍾馗自

言：“你看這廟中許多的鬼怪，他見我秉性忠直，不敢近我。”（第

一折）人類時期的鍾馗，便憑正氣凜然的内在能量，祛去邪惡。

這種“内在美”的特質，亦令神祇時期的鍾馗成就鬼王之位。鍾

馗自言以“正直賢能”“掃除妖祟”（第四折），他能在充滿妖魅

兇邪的他界（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ｌｄ）立足稱王，靠的就是道德上的正直、耿

節、嫉惡如仇。

除了在人世和冥界以正直對抗妖邪外，編劇者在《慶豐年

五鬼鬧鍾馗》中，更借詠梅詩，揭示鍾馗内在精神的道德美。鍾

馗的梅花詩以梅的傲寒、傲雪，表“蒼蒼志節”和“耿耿孤高”。

“不將顔色媚他人”之句，更表露主人公孤高潔傲，不與邪惡同

流（第二折）〔２５〕。梅，在中國文化中代表了凌霜傲雪的風骨。

梅，就如巴爾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所言的“文化語碼”（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ｄｅ）。“文化語碼”所指的，就是各種規範化了的知識，在文本

中作爲參考的基礎〔２６〕。某個名詞，在特定的文化中，便具備特

殊的意義。中國文化中，“梅”便代表了風骨、志節，亦代表了鍾

馗的道德美。

鍾馗的形相醜，不代表道德醜。在人格方面，鍾馗具備如梅

般高潔的内在美。形相醜與道德美，放在同一個人物身上，便呈

現不協調的現象。不協調往往涉及對比及反差〔２７〕。鍾馗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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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具功能性作用，以醜嚇鬼，以鎮妖邪。主人公的道德美，則

是在邪惡世界中極爲重要的精神力量。在“陽醜”之上，加以强

大的正能量及精神力量，對抗邪惡。美與醜的不協調性，亦令鍾

馗成爲形象突出而具吸引力的神祇。

三、 鬼王與降鬼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出現不少鬼魅，如睡魔鬼、金晴

判、大耗鬼、小耗鬼和五方鬼。鍾馗要成爲真正的鬼王，便得以

其“直正”、“膽力剛强”，降鬼伏魔（第三折）。以下爲劇中衆鬼

的關係表：



五道將軍

睡魔鬼

（金晴判之侄，五道將軍手下







）

金晴判

（五道將軍手下





）

大耗鬼

（自稱“我是鬼王”［頭

折］）［鍾馗要降之鬼］







）

小耗鬼

（大小耗鬼乃金晴判和

睡魔鬼的弟兄）［鍾馗要

降之鬼





］

五方鬼（青黄赤白黑）

（大小耗鬼的手下）

［鍾馗要降之鬼



］

鍾馗要降伏的鬼包括大耗鬼、小耗鬼和五鬼（睡魔和金晴

判乃五道將軍的手下），查這三種鬼，都非鍾馗故事前文本中之

鬼，而是首見於《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同樣是講述鍾馗故事，

此劇在前文本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意識地“誤讀”（ｍｉｓｒｅａｄ）

前作，而非純粹的模仿，以推陳出新，可被視爲一種“創造性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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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ｓｏｎ）〔２８〕。在鬼類的描寫中，大耗鬼、小耗鬼和

五鬼，可被視爲鍾馗故事中對鬼類描寫的“創造性背叛”（鬼類

增多亦豐富了劇目的演出）。

（一）大、小耗鬼

大、小耗鬼首見於《慶豐年五鬼鬧鍾馗》。此二鬼特别之處

在於，他們除了傳承自傳統鍾馗故事如《夢溪筆談》中的小鬼和

《事物紀原》中的“虛耗”鬼外，很有可能亦受到明代大小耗星觀

念的影響。以下爲鍾馗故事中鬼的演變表：

鍾馗故事出處 鍾馗故事中的鬼

１ 宋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
鍾馗爲明皇捉“衣絳犢鼻”的小鬼，

小鬼未有名字。

２ 宋高承《事物紀原》 小鬼有了名字，名爲“虛耗”。

３ 明萬曆年間陳耀文（１５５０ 年進士）
《天中記》（注出《唐逸史》）

小鬼名“虛耗”。

４ 明萬曆年間刊《鍾馗全傳》 小鬼名“虛耗”。

５ 明萬曆年間刊《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大耗鬼、小耗鬼、五方鬼。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出現的大小耗鬼，其中一個源頭乃

由《夢溪筆談·補筆談》所載小鬼演化而來。故事中的小鬼雖

没有名字，卻有著“瘧鬼”的强烈暗示。明皇時“痁作”，《説文解

字》釋“痁”字作“熱瘧”〔２９〕。患“痁”疾的明皇，在鍾馗“吃掉小

鬼”後，“痁若頓瘳”。致病小鬼被消滅後，皇帝便痊癒，而明皇

患的是瘧病，致病小鬼很有可能就是“瘧鬼”。至於瘧鬼的“身

份”，乃是顓頊之子。《論衡》《解除》篇載：顓頊有三子，“生而

皆亡”，其一“居江水爲虐鬼”〔３０〕。至《搜神記》卷十六“疫鬼”，

瘧鬼已具備“小鬼”的外形〔３１〕。令明皇患瘧的小鬼身形矮小，

很有可能就是瘧鬼的化身。

小鬼至《事物紀原》（卷八）而具“虛耗”之名。《天中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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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耗”的解釋爲：“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

事成憂。”“虛耗”乃是耗損之意。由此可見，《夢溪筆談》中代表

瘧病的小鬼，至《事物紀原》已有所轉化，除代表疾病外，更具備

耗亡之意〔３２〕。

“虛耗”究竟又是什麽？《夢粱録》和《東京夢華録》都有

“照虛耗”之載。《東京夢華録》“十二月”條載十二月二十四

日，“夜于床底點燈，謂之‘照虛耗’”。由“照虛耗”以求將之驅

逐出屋，可見“虛耗”鬼對人類的傷害性，人人皆欲除之而後快。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大、小耗鬼，直接“繼承”了“虛耗”鬼

的特性。他們都是“耗散人家的財物”（頭折），散財、敗家之鬼。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大、小耗鬼，除源自鍾馗故事中

由小鬼發展而來的“虛耗”鬼之外，可能還受大、小耗星觀念的

影響。《新唐書·天文志》載：“有彗星於虛、危，虛、危爲玄枵。

枵，耗名也。”〔３３〕虛、危爲玄武的兩個星宿。當有彗星劃過虛宿

和危宿時，便稱爲“玄枵”。“枵”即“耗”也：彗星的出現，代表

耗損。《封神演義》中，便出現大耗星和小耗星。前者爲助紂王

建鹿台的祟侯虎（第十八回），被封爲大耗星（第九十九回）。後

者爲昧心捉拿兩位殿下（第九回）和追殺姬昌（第二十一回）的

殷破敗，後被封爲小耗星（第九十九回）〔３４〕。大、小耗星，也主

散財。《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大、小耗鬼，亦是散財之鬼，他

們受同是明代流行的大、小耗星（見載於《封神演義》）觀念影響

而産生是有可能的。

以下爲大、小耗鬼由來表解：



小鬼










瘧鬼





虛耗

 
大耗鬼 小耗鬼

玄枵

大、




小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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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大小耗鬼，是散財概念的具象化。

將抽象作擬人化描寫，造就寓言人物（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３５〕，某個

人物即代表某種概念，大、小耗鬼就是散財敗家的表徵。大耗鬼

更是劇中的“鬼王”（頭折）。鍾馗若要成爲鬼王，必須將二鬼

（尤其是大耗鬼）降伏。降伏寓言人物式，代表耗人錢財、使人

敗亡的兩隻耗鬼，平定鬼祟、妖邪，鍾馗便能成爲名副其實、有益

於人的真正鬼王。

（二）五 方 鬼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除自稱“鬼王”的大耗鬼及其弟

小耗鬼外，他們手下尚有五方鬼，都是鍾馗成爲“鬼王”必須降

伏的對象。五方鬼分别爲青、黄、赤、白、黑五色之鬼。《慶豐年

五鬼鬧鍾馗》一劇，乃“五鬼鬧判”故事首次被搬上戲臺。

五方鬼代表鬼與方位的關聯，是個代表衆鬼的概念。查敦

煌驅儺文中，便有四方鬼之載。伯二五六九敦煌驅儺文《兒郎

偉》所載之鬼，便與方位東、南、西、北相關。五方鬼除與方位鬼

相關外，亦可能源自五瘟。《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五瘟使

者”一則載：“在天上爲五鬼，在地爲五瘟。”五瘟分春、夏、秋、

冬、中。五鬼“下凡”，在地上就是五瘟。五瘟後被封爲青、紅、

白、黑、黄五力士〔３６〕。與五瘟同源的五鬼便與顔色、方位相關

聯。李豐楙認爲：“衣色不是爲著區别部隊，而是從方位神所獲

得的觀念。”五行説廣泛運用，搭配方位、顔色、節氣〔３７〕。明《西

遊補》第八回，孫悟空入地獄暫代閻王，見到五色判帶領著青、

黄、赤、白、黑五色鬼，“按著五行，立在五方”〔３８〕。五色配以五

方及五行，代表衆多之數。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五方鬼，便代表了四方八面、人

間衆多之鬼。五方鬼在大耗鬼的統領下戲弄人類時期的鍾馗，

青鬼便在五道將軍廟中，偷去他的唐巾和偏帶（頭折）。此外，

在鍾馗作爲神祇的時期，五鬼仍在大耗鬼率領下與鍾馗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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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折）。鍾馗若要成爲真正的衆鬼之王，必須降伏五方

鬼———天下衆多之鬼，以及其領袖大小耗鬼，以統攝天下鬼魅。

（三）打鬼：非血腥降鬼戰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鍾馗必須進行降鬼之戰，正式

建立鬼王之位。鍾馗死後，上帝不負其德，封加判官，“管領天

下邪魔鬼怪”（第三折）。判官可以説只是個銜頭，實際上大、小

耗鬼及五方鬼，未因鍾馗爲判子而臣服，反而一再挑戰其權威。

鍾馗必須進行降鬼戰，以樹立真正的判官威信，在鬼界稱王。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降鬼，没有虐鬼、斬鬼、啖鬼，“創

造性背叛”了前鍾馗文本中血腥的斬鬼情節，是一場非血腥的

降鬼戰。傳統的鍾馗故事，降鬼充滿暴力。伯二五六九敦煌驅

儺文《兒郎偉》中，鍾馗虐殺、肢解鬼魅：“懾肋折，抽卻筋。拔出

舌，割卻唇。”〔３９〕拔舌、割脣的殺鬼場面，驚心動魄。《夢溪筆

談·補筆談》中，更出現啖鬼情節，鍾馗活捉小鬼：“刳其目，然

後擘而啖之。”小鬼有如肉食般，被鍾馗粗暴地掰開、吃掉。

而在《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則要靠個人力量，以正

直、剛勇，奮戰并降服群鬼。同是明代作品，《鍾馗全傳》（最早

之鍾馗章回小説）中的鍾馗，不但是“上界武曲星托身”，更獲玉

帝賜筆、劍。筆以“上達天庭，下通地府”；劍以“除天下之邪

魅”。鍾馗以星宿下凡的身份，具備與凡人不同的神能，加上玉

帝所賜筆與劍，便能斬妖除魔，“立斬石馬”、“收除鱉精”，極具

神通〔４０〕。《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降鬼卻没有任何天賜

神通，全憑個人之力。以正氣加上怒氣，“我惡狠狠氣吐三千

丈”（第三折），九抗群鬼。鍾馗用上最原始的方式：打鬼、力

搏。“我與你打他也波哥，打他也波哥。”（第三折）在孤軍作戰

的情況下，竟然能雙拳敵四手，將大小耗鬼及五方鬼，打得“手

脚亂張狂”，下跪求饒，自稱“鬼王”的大耗鬼率領衆鬼投降。收

服了原來的鬼王大耗鬼，令鍾馗成爲真真正正的鬼王。鍾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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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血腥降鬼行動，便凸顯了正義、剛勇的内在力量的重要性〔４１〕。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有别於鍾馗的前文本故事，出

現了大、小耗鬼和五方鬼。降鬼戰亦一反傳統殺鬼、斬鬼、啖鬼

的血腥。鍾馗憑藉個人力量，進行了打鬼：非血腥的降鬼戰。

在正邪的二元對立中〔４２〕，鍾馗將邪惡降服，真正登上鬼王之座。

非血腥的降鬼戰，亦適合歲首吉祥劇的歡樂氣氛。

四、 驅鬼對象、神堂與神職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爲殿頭官夢中驅鬼，得到神

堂（立廟）的“回餽”，加上鍾馗獲封冥判，便完成了受封、立祠的

成神過程。

（一）驅鬼的“服務”對象

鍾馗爲殿頭官驅鬼，在劇中是個重要的行動，這個行動令鍾

馗得以供奉於神堂。大耗鬼因“無有神堂住坐”（第三折），假傳

玉帝之旨，迫令殿頭官爲他立廟。鍾馗爲殿頭官驅逐大耗鬼，是

對傳統鍾馗爲唐明皇驅鬼的一個顛覆。以下爲鍾馗驅鬼的“服

務”對象表列：

文　 　 本 驅鬼的對象

１ （唐）《夢舞鍾馗賦》 爲患瘧病的唐明皇在夢中驅鬼。

２ （宋）《夢溪筆談·補筆談》 爲患瘧病的唐明皇在夢中驅鬼。

３ （宋）《事物紀原》 爲患瘧病的唐明皇在夢中驅“虛耗”鬼。

４ （明）《天中記》 爲患瘧病的唐明皇在夢中驅“虛耗”鬼。

５ （明）《鍾馗全傳》 爲患瘧病的唐明皇夢中驅鬼。

６ （明）《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没有出現唐明皇夢鍾馗，鍾馗爲其驅鬼的情

節。劇中出現殿頭官夢鍾馗，鍾馗爲其驅逐

大、小耗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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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唐明皇驅鬼是鍾馗故事的“傳統”，由唐《夢舞鍾馗賦》至

明《鍾馗全傳》，鍾馗猶如以巫師和御醫的身份，爲患瘧的唐明

皇在夢中驅鬼，令其病癒。鍾馗得到的“好處”是“上令畫工摹

搨鎸版”，印賜其畫像分賜官員，鍾馗神話便藉“皇族效應”，如

李豐楙所言經口頭傳播，在民間廣爲流傳〔４３〕。唐朝皇族有將鍾

馗畫像賜贈官員之習：玄宗朝，張説（６６７—７３０）有《謝賜鍾馗及

曆日表》；德宗（７７９—８０５ 年在位）朝，劉禹錫（７７２—８４２）寫了

《爲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和《爲杜相公謝賜鍾馗曆日表》〔４４〕。

由張説至劉禹錫，共歷四位皇帝：玄宗、肅宗（７５６—７６２ 年在

位）、代宗（７６２—７７９ 年在位）及德宗。換言之，由玄宗至德宗的

一百年間，鍾馗藉上有好者的效應，在皇族以至民間廣爲流播。

鍾馗爲皇族（唐明皇）“服務”的傳統，被《慶豐年五鬼鬧鍾

馗》打破。劇中没有出現唐明皇，夢遇鍾馗的是殿頭官，鍾馗驅

鬼的“服務”對象也是殿頭官。驅鬼“對象”由皇族轉爲官員，是

對傳統鍾馗故事的一個“創造性背叛”。這個“創造性背叛”，凸

顯了對懷才不遇士人的同情。劇中的鍾馗是個“不遇者”，殿頭

官是位“賞識者”。“不遇者”鍾馗卻遇上“奸貪者”楊國忠，後

者收受常風、發傻（人如其名）的“兩個大銀子”。縱使二人文章

不濟，楊國忠仍昧心嘉許常風：“好高才”，“這狀元一准是你的

了”（第二折）。《舊唐書》卷一百六列傳五十六載：楊國忠納

賄，“於私第暗定官員”，令官員“資格差謬”便是奸貪之證〔４５〕。

“奸貪者”對高才的鍾馗之不公及打壓，令鍾馗成爲“不遇者”。

鍾馗自言“兀的不氣殺我也”，活生生被氣死（第二折）。“不遇

者”，是鍾馗一貫扮演的角色，《事物紀原》即載鍾馗爲終南進

士，“因應舉不捷，觸殿階而死”。鍾馗代表了不得志的下層士

人，懷才不遇的形象，亦是鍾馗令士人共鳴及百姓接受之因〔４６〕。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不同於前鍾馗文本之處，在於“不遇

者”之外，加添了一位“賞識者”———殿頭官，加强了對“不遇者”

的同情。殿頭官與楊國忠相反，他賞識鍾馗的“文才廣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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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鍾馗爲文魁：“奏知聖人，封他爲天下頭名狀元。”（第三折）

殿頭官獲悉鍾馗氣憤身亡，便慨歎“文高壽短”，更將代表官服

的“靴笏襴袍”〔４７〕，“用火焚化”給鍾馗作爲祭品（第三折）。殿

頭官的提拔、慨歎及燒祭品，盡展他作爲鍾馗的“賞識者”識才、

愛才和憐才之情。

鍾馗爲殿頭官打鬼、驅逐强行索取神堂的大耗鬼（見本文

降鬼一節的討論），是劇中的重要行動。巴爾特討論的行動語

碼（ｐｒｏａｉｒｅｔｉｃ ｃｏｄｅ），包含著行動及效果〔４８〕。打鬼、驅鬼是個重

要的行動語碼，這個行動所表現的效果，便是要凸顯“賞識者”

對“不遇者”的憐惜及“不遇者”對“賞識者”的報恩之心。

（二）神堂的“回餽”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鍾馗得到神堂，獲得奉祀，是個

陰差陽錯的安排。陰差陽錯之處在於，本來求神堂的並不是鍾

馗，而是大耗鬼。鍾馗爲“賞識者”殿頭官驅逐大耗鬼後，竟得

到“贈物”，獲得神堂（殿頭官獲悉鍾馗已成冥判）。殿頭官説：

“奏知聖人，與你立廟陞堂，普天下人民，都來供養你。”（第

三折）

獲得建廟，是鍾馗在成神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韓

森（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ａｎｓｅｎ）説：“祠廟對於神祇的作用，就像房室對於人

類一樣。”〔４９〕立廟除了能令神祇獲得香火“供養”外，更重要的

是表明已被民衆接受，獲得被肯定的地位。這個由殿頭官而來

的建廟“回贈”，令鍾馗正式成神，地位得到大大的提升〔５０〕。

朱光潛（１８９７—１９８６）説：“凡是文藝都是一種‘彌補’，實際

生活上有缺陷於是在想像中求彌補。”〔５１〕神堂是對“不遇者”鍾

馗的一種補償，他遭受“奸貪者”楊國忠的不公正對待，失意於

科舉，并被活活氣死。但死後的鍾馗，能在他界發揮正義能量以

驅鬼、成爲神祇，並得到神堂———正式成神，這是對鍾馗能力和

事功的肯定，用以彌補他作爲“不遇者”的欠缺〔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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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職：鍾馗與五道將軍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中鍾馗被封爲判官，成爲冥神，

劇中便出現兩位冥神，一位是新神鍾馗，另一位是舊神五道將

軍。劇中的兩位冥神，有著新神、舊神和職位高低之别。本劇

亦展示了舊神五道將軍在明代的發展及鍾馗所具有的凌駕

之勢。

鍾馗在《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中，被上帝“加爲判官之

職”，職責是“管領天下邪魔鬼怪”。《中國冥界諸神》一書載，主

要判官有四位：掌刑簿判官、掌善簿判官、掌惡簿判官和掌生死

簿判官。其中以掌生死簿判官爲首席〔５３〕。《西遊記》第十一回

載：掌生死簿判官名字爲崔玨。這位判官將生死簿上“一字上

添上兩畫”，私下爲唐太宗延壽二十年〔５４〕。鍾馗管理“天下”邪

鬼，也是判官中的領頭人。

鍾馗作爲新判官，與劇中舊冥官五道將軍同屬管鬼冥神。

五道將軍又名五道大神，是泰山府君部屬。五道亦是佛教的觀

念（天道、人道、餓鬼道、畜生道和泥犁道）。閻王主宰冥界，五

道將軍爲其部屬〔５５〕，是次於閻王的冥神。敦煌《迴向發願》文

更將“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和“太山府君”並列，可見五道將

軍的重要地位〔５６〕。《敦煌變文集·韓擒虎話本》中，五道將軍

“身披黄金鏁甲”，“奉天符牒”，請韓擒虎上任爲“陰司之

主”〔５７〕，黄金甲的形象便十分威武。

五道將軍既是閻王的首席助手，地位自然超過判官〔５８〕。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中，五道將軍亦比判官鍾馗的地位

高，他甫出場便自言“神通廣大，變化多般”（頭折），又自誇“平

生節操堅剛”（頭折），但實際卻有迷糊之處，没有盡冥神管鬼之

職。五道將軍因“那一日遊山去”，手下金晴判和睡魔鬼，夥同

大、小耗鬼和五鬼，將睡在五道將軍廟中的（人類時期的）鍾馗

戲弄。在自己神廟中發生鬼怪捉弄生人事件，五道將軍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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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任何追究或處分，只道手下“觸犯”鍾馗而已（四折），其在

管理手下方面，未免有欠精明，甚至有包庇之嫌〔５９〕。

與五道將軍被下屬蒙混相比，鍾馗則顯得血性剛烈，絶不容

許大小耗鬼“騷擾”生人（殿頭官），並怒而打鬼，“惡狠狠”地教

訓“無禮”的鬼怪（第三折），凸顯了其嫉惡如仇的鮮明形象。明

代平民、文士對五道將軍茫然無所知〔６０〕。在明代及以後，五道

將軍雖未至於消失〔６１〕，卻也顯得寂寂無聞。《慶豐年五鬼鬧鍾

馗》一劇，鍾馗雖是職位低於五道將軍的新冥判，卻比舊冥神五

道將軍表現更爲突出。在明代及以後，鍾馗的捉鬼、啖鬼形象，

比五道將軍更爲深入人心。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有别於前文本鍾馗爲唐明皇驅

鬼的情節，改爲替殿頭官驅逐大、小耗鬼。（加强了懷才不遇的

主題）鍾馗因驅鬼有功，獲贈神堂，得到自己的神廟，受香火供

奉。判官之職亦確立鍾馗作爲冥判的神祇地位，並完成由人至

鬼而神的成神過程。

五、 結　 　 論

大方認爲《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的編者，因未“看過《天中

記》”，因而把年代由“唐高祖”（６１８—６２６ 年在位）時期，改爲

“唐玄宗時”〔６２〕。實際上，《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將鍾馗應

舉改爲唐玄宗時，並增添楊國忠的角色，不但不是個“錯誤”，更

是個有創意的“背叛”，加强了對奸貪的嘲諷。歷史上的楊國忠

便是個奸貪官員，爲私利抛棄選拔人才時該有的公義。楊國忠

主政，“賄賂公行”。《舊唐書》卷一百六，列傳五十六載：楊國

忠無視“三銓”制，私下暗定官員，因而令“資格差謬，無復倫

序”〔６３〕。明代鍾馗故事進入通俗文學，增加了對現實的反

映〔６４〕。《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的楊國忠亦影射了明代的奸貪

官員〔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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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五鬼故事在此劇首次被搬上舞

臺，五鬼鬧鍾馗的情節及在鍾馗故事中加入諷刺（楊國忠）元

素，便影響了後世如清代劉璋《斬鬼傳》等借人鬼以嘲諷世情

之作。《斬鬼傳》第七回“五鬼鬧鍾馗”，便承傳了《慶豐年五

鬼鬧鍾馗》的小鬼戲弄鍾馗的情節。伶俐鬼、輕薄鬼、撩喬鬼、

梟虛鬼及得料鬼五鬼，將鍾馗弄醉，偷去他的衣物。除五鬼鬧

判的逗趣情節外，更重要的是借五鬼表達諷刺。《斬鬼傳》中

的五鬼，代表的就是人類的劣根性：伶俐鬼是靠吹捧過活的小

人；輕薄鬼是“最喜掇乖賣俏”的輕佻之徒；撩喬鬼是“沿牆走

壁”的宵小；梟虛鬼和得料鬼，都是遊食之輩〔６６〕。《慶豐年五

鬼鬧鍾馗》借五鬼鬧判，諷刺奸貪官員，已是開創先河，用鍾馗

故事，諷刺現實。《斬鬼傳》的“五鬼鬧鍾馗”則將揉合諷刺的

五鬼鬧判，推向另一高峰。溯其源，仍受《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之啓導。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有别於其他鍾馗文本如《鍾

馗全傳》中鍾馗以武曲星下凡的身份，被玉帝揀選爲斬鬼使者，

神能非凡，而是没有神通，没有非凡本領，卻能攝伏衆鬼。《慶

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突顯的就是人的力量：鍾馗的正氣及人

格美。成爲降鬼的醜神過程中，對人格、人的力量的彰顯，是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對其他鍾馗文本的“創造性背叛”之處。

人的力量的顯現，令鍾馗以正能量而非只用威嚇鎮攝衆鬼，成爲

真正的鬼王。符合《中國鬼文化》所載：人死化鬼，善鬼成神的

歷程。

（作者：嶺南大學文學院學術事務長、

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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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録
：
鍾
馗
故
事
（
流
變
）

文
本

鍾
馗
身
份
／ 年
份

及
死
因
／ 性
格

鍾
馗
容
貌

／ 裝
扮

唐
明
皇
之
夢

驅
疾
／

降
小
鬼

小
鬼
性

質
／ 裝
扮

小
鬼
名
號

鍾
馗
成
神

神
威

１

（
唐
）
周
繇

《
夢
舞
鍾
馗

賦
》

故
事
發
生
在
開
元

年
間

“
長
髯
”
；
“
短

髮
於
圓
顱
，

危
冠
欲
墜
”
；

“
曳
藍
衫
”
，

手
“
揮
竹

簡
”
。

唐
明
皇
患

“
瘧
”
病
，
夢

鍾
馗
。
明
皇

“
祛
沉
痾
而

頓
愈
”
。

鍾
馗
跳
舞
驅

疾
：
“
頓
趾
而

虎
跳
幽
谷
，

昂
頭
而
龍
躍

深
淵
。
或
呀

口
而
揚
音
，

或
蹲
身
而

節
拍
。
”

鍾
馗
身
邊
出

現
“
一
鬼
旁

隨
而
奮
躑
”
。

此
小
鬼
不
是

被
驅
之
鬼
，

可
能
是
隨

從
，
並
陪
隨

跳
舞
。

鍾
馗
不
是
凡

人
，
是
夢
中

之
鬼
或
神

或
仙
。

２

（
唐
）
伯
三

五
五
二
號
敦

煌
《
兒
郎
偉
》

驅
儺
文

鍾
馗
在
驅
儺
儀
式

中
，
被
呼
喚
而
來
：

“
喚
中
馗
蘭

著
門
。
”

對
付
“
鬼
子

一
群
群
”
：

“
並
頭
上
放

氣
，
董
攝
肋

折
，
抽
卻
筋
，

拔
出
舌
，
割

却
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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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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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〇
五
五
號
敦

煌
《
兒
郎
偉
》

驅
儺
文

“
五
道
將
軍

親
至
，
步
領

十
萬
羆
熊
，

衣
領
銅
頭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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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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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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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
盡

使
朱
砂
染

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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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
稱
我

是
鍾
馗
。
”

鍾
馗
“
捉
取

浮
游
浪
鬼
”
。

驅
儺
時
以
鍾

馗
名
號
嚇
鬼
。

４

（
北
宋
）
沈

括
《
夢
溪
筆

談
·
補
筆

談
》

鍾
馗
爲
“
武
舉
不

捷
之
士
”
。
故
事

發
生
在
開
元

年
間
。

鍾
馗
“
衣
藍

裳
，
袒
一
臂
，

鞹
雙
足
”
（
粗

豪
外
貌
）
。

唐
明
皇
“
痁

作
”
，
“
將
逾

月
， 巫
醫
殫
伎

不
能
致
良
”
，

夢
鍾
馗
。
夢

醒
，
明
皇
“
痁

若
頓
瘳
”
，
遂

令
吳
道
子
畫

鍾
馗
，
“
頒
顯

有
司
，
歲
暮
驅

除
”
，“
以
祛
邪

魅
”
。

鍾
馗
捉
鬼
，

“
刳
其
目
，
然

後
擘
而
啖

之
”
。

可
能
是
瘧
病

鬼
化
身
。
“
衣

絳
犢
鼻
，
屨

一
足
，
跣
一

足
， 懸
一
屨
。”

“
竊
太
真
紫

香
囊
及
上
玉

笛
，
遶
殿
而

奔
。
”

未
言
鍾
馗
是

鬼
是
神
，
鍾

馗
“
誓
與
陛

下
除
天
下
之

妖
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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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八

“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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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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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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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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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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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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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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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

事
發
生
在
開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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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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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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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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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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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
”
（
落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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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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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扮
。
）

“
明
皇
病
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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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鍾
馗
。

“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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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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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鍾
馗

像
。

鍾
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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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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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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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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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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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是

瘧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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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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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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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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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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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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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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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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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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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吹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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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耗
。

６

（
明
）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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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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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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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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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逸

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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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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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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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應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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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
羞
歸
故
里
，
觸

殿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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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
“
奉

旨
賜
緑
袍
以
葬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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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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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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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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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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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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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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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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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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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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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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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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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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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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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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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次
，
皆
因
楊
國
忠

當
權
不
被
選
中
，

第
三
次
因
楊
國
忠

受
賄
，
面
斥
鍾
馗

文
字
不
佳
（
雖
然

張
伯
倫
欲
薦
鍾
馗

爲
頭
名
進
士
）
，
鍾

馗
氣
憤
而
死
。

“
唐
聖
主
敕
賜
恩

榮
”
，
“
襴
袍
靴

笏
”
。

鍾
馗
性
格
：
“
平
生

剛
直
”
、
“
正
直
賢

能
”
。

故
事
發
生
在
天
寶

年
間
，
時
楊
國
忠

爲
相
。

死
前
：
“
唐

巾
、
襴
衫
、
偏

帶
、
髭
髯
。
”

死
後
裝
扮
：

“
韶
巾
、
紅

襴
、
偏
帶
、
紅

髮
、
紅
髯
、
笠

子
、
笏
、
竹

節
鞭
。
”

没
有
明
皇
夢

鍾
馗
的
情

節
，
卻
有
殿

頭
官
夢
中
被

大
耗
鬼
威
迫

求
廟
。
鍾
馗

爲
其
打
鬼
及

降
鬼
。
殿
頭

官
“
奏
知
聖

人
”
，
與
鍾
馗

“
立
廟
陞
堂
。

普
天
下
人

民
，
都
來
供

養
”
。

降
大
耗
鬼
、

小
耗
鬼
、
五

鬼
。

大
耗
鬼
由

“
虛
耗
”
鬼
分

拆
爲
二
鬼
。

五
鬼
爲
五
方

之
鬼
。

大
耗
鬼
、
小

耗
鬼
、
五
鬼
。

殿
頭
官
替
鍾

馗
立
廟
，
在

天
福
神
之

下
。
“
加
爲

判
官
之
職
，

管
領
天
下
邪

魔
鬼
怪
。
”

以
“
性
剛
”

正
氣
，
打
鬼

降
鬼
，
没
天

賜
神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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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續
表
）

文
本

鍾
馗
身
份
／ 年
份

及
死
因
／ 性
格

鍾
馗
容
貌

／ 裝
扮

唐
明
皇
之
夢

驅
疾
／

降
小
鬼

小
鬼
性

質
／ 裝
扮

小
鬼
名
號

鍾
馗
成
神

神
威

８

（
明
）
萬
曆

年
間
刊
《
鍾

馗
全
傳
》
（
最

早
的
鍾
馗
小

説
）

鍾
惠
夫
婦
求
子
，
母

夢
吞
紅
日
而
生
鍾

馗
。
鍾
馗
乃
上
界

武
曲
星
下
凡
，
往
終

南
山
讀
書
，
爲
有
才

學
之
士
。
赴
京
考

試
“
中
狀
元
”
。
唐

王
“
罷
其
前
職
”
，

遂
“
觸
死
金
階
”
。

明
皇
所
見
鍾

馗
爲
“
頭
戴

紗
帽
，
身
穿

藍
袍
”
，
“
左

手
執
劍
右
手

持
簡
”
。

明
皇
“
痁
疾

作
”
而
夢

鍾
馗
。

鍾
馗
對
付
小

鬼
：
“
先
刳
其

目
，
然
後
擘

而
啖
之
。
”

小
鬼
可
能
爲

瘧
病
鬼
，
“
衣

絳
、
犢
鼻
，
跣

一
足
，
履
一

足
，
腰
懸
一

履
”
，
“
盜
太

真
綉
香
囊
及

上
玉
笛
”
。

虛
耗
。

“
玉
帝
委
查

冥
司
，
今
賜

我
降
妖
簡
一

條
，
復
封
我

爲
掌
理
陰
陽

降
妖
元
帥
。
”

玉
帝
賜
筆
、

劍
以
斬
天
下

妖
魔
。
鍾
馗

具
神
能
，
能

斬
雉
精
、
石

馬
，
收
鱉
精

等
，
遊
走
於

陰
間
、
天
庭
。

９

（
清
）
張
大
復

《
天
下
樂
》

（
張
在
清
順
治

［
１６
４４
—
１６
６１
］

末
年
尚
在
世
，

見
《
古
典
戲
曲

存
目
彙
考
》
，

作
品
已
佚
，

《
鍾
馗
嫁
妹
》

一
折
内
容
提

要
見
《
曲
海
總

目
提
要
》
）

鍾
馗
爲
終
南
山
秀

士
，
爲
人
好
剛

使
氣
。

鍾
馗
因
醉
而

謗
佛
，
觸
觀
音

之
怒
，
後
被
衆

鬼
變
形
。
入

京
就
試
，
獲
中

會
元
，
殿
試
時

因
貌
醜
被
黜
，

觸
階
而
死
。

玉
帝
封
鍾
馗

爲
驅
邪
斬
祟

將
軍
，
領
鬼
兵

三
千
，
專
管
人

間
祟
鬼
厲
氣
。

杜
平
爲
鍾
馗

平
反
，
請
爲
立

廟
褒
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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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續
表
）

文
本

鍾
馗
身
份
／ 年
份

及
死
因
／ 性
格

鍾
馗
容
貌

／ 裝
扮

唐
明
皇
之
夢

驅
疾
／

降
小
鬼

小
鬼
性

質
／ 裝
扮

小
鬼
名
號

鍾
馗
成
神

神
威

１０

（
清
）
劉
璋

《
斬
鬼
傳
》

（
王
青
平
考
證

劉
璋
當
生
於

康
熙
丙
午
五

年
［
１６
６６
］
，
見

王
青
平
《
〈
斬

鬼
傳
〉
抄
本
的

發
現
與
考

證
》
，《
文
學
遺

産
》
１９
８３
年
第

３
期
， 頁
１０
３）

鍾
馗
上
京
考
試
，
中

“
第
一
甲
第
一
名
”
，

德
宗
皇
帝
嫌
其
貌

醜
，
又
因
盧
杞
挑

撥
， 鍾
馗
自
刎
。

鍾
馗
容
貌
：

“
豹
頭
環
眼
，

鐵
面
虬
鬚
”
。

鍾
馗
以
咸
淵
、

富
曲
爲
副
手
，

斬
天
下
“
人

鬼
”
：
大
都
不

是
真
鬼
，
而
是

各
種
代
表
人

性
劣
根
之
半

人
半
鬼
。

皇
帝
封
鍾
馗

爲
“
驅
魔
大

神
”
，“
遍
行
天

下
，
以
斬
妖

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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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１ 〕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刊於《孤本元明雜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７７）。

〔２ 〕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版本資料，參考傅惜華著、中國戲曲研究院編：《明代

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８），頁 ２４２；莊一拂著：《古典戲曲存目彙

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頁 ６５１。

〔３ 〕　 劉璋：《斬鬼傳》（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９），第七回《對方樽兩人賞明

月 獻美酒五鬼鬧鍾馗》，頁 １１８—１３６。

〔４ 〕　 鍾馗的研究，參考胡萬川：《鍾馗神話與小説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０）；鄭尊仁：《鍾馗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大

方：《鍾馗故事的衍變》（《大陸雜誌》，第 ４ 卷第 １１ 期，頁 ３６２—３６７）；劉錫

誠：《象徵：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北京：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２），第七

章《鍾馗信仰與傳説》，頁 ３１７—３６９；林智莉：《論明代宫廷大儺儀式鍾馗

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政治大學中文學報》，第 ８ 期［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頁 ９７—１２０）；艾麗白：《敦煌寫本中的大儺儀禮》，刊於耿昇譯：《法國

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３），頁 ２５７—２７１。日本亦有鍾

馗信仰，有神社奉祀，參考張兵、張毓洲：《鍾馗故事的傳播方式與演變過

程》（《寧夏社會科學》，２００８ 年 １ 月，頁 １３１）。

〔５ 〕　 林智莉文見注〔４〕。

〔６ 〕　 高國藩：《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中國民俗探微》（南京：河海大學出版

社，１９９０），頁 ３３１。

〔７ 〕　 有關鍾馗之載及文獻：《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見黄永武編：《敦煌

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公司［１９８１—１９８６］），第 １２０ 册，頁 ４８０，香港大

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周繇：《夢舞鍾馗賦》，刊於《欽定全唐文》（臺南：經

緯書局，１９６５），卷八百十二，頁 １０７７５；沈括著、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

證》（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１９６０），頁 ９８６—９８７；高承撰、李果訂：《事

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卷八，頁 ４２７；陳耀文：《天中記》（揚州：

廣陵書社，２００７），卷四，頁 １２７；董康：《曲海總目提要》（臺北：新興書局有

限公司，１９５８），《天下樂》，頁 １０３３—１０３６。鍾馗神話流傳於民間而有跳鍾馗

之俗。臺灣的跳鍾馗，參考丘坤良，《臺灣的跳鍾馗》，《民俗曲藝》，１９９３ 年 ９

月，頁 ３２５—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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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　 鍾馗由“終葵”而來之説，參考胡萬川：《鍾馗問題》，刊於靜宜文理學院中國

古典小説研究中心編：《中國古典小説研究專集》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１９８２），頁 ７—１４。胡萬川指出：歷來解説鍾馗起源的各種説法，以鍾馗

源自“終葵”的説法最爲圓滿可信。劉芳如亦持相似論調，同意鍾馗一名是

由驅鬼工具轉化爲人名，見劉芳如《畫裏鍾馗》，刊於《故宫文物月刊》第 ７ 卷

第 ３ 期（１９８９ 年 ６ 月），頁 ６。“終葵”由逐邪物變爲人名，參考顧炎武《日知

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３），卷三十二，《終葵》，頁 ９９—１００，言古人

固以鍾馗爲辟邪之物，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鍾馗，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

慕容鍾葵、喬鍾葵。鍾馗有可能源自儺儀。儺儀之載，見朱熹《論語集注》

（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１９５８），《鄉黨》篇，卷五，頁 ４６９。孟元老《東京夢華

録》載：“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

外轉龍彎，謂之埋祟而罷。”《筆記小説大觀》九編（臺北：新興書局，１９７５），

頁 ３３７７。鍾馗在民間儺中的角色，參考郭淨：《儺：驅鬼、逐疫、酬神》（香

港：三聯書店，１９９３），頁 ４２。鍾馗在“打夜胡”和“跳鍾馗”中的角色，參考吳

自牧《夢粱録》（臺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２），頁 １５６；顧禄：《清嘉録》（江蘇：

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卷十二，頁 ２０７。鍾馗捉鬼、吃鬼的傳説，與神荼、鬱

壘的傳説，有深刻的淵源。見張虹：《鍾馗小説與鍾馗形象漫談》，刊於《明

清小説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１９９５ 年 ３ 月），頁 １２４。神荼、鬱壘之記載，見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卷八，《祀

典》，頁 ３６７。神荼、鬱壘作爲門神，參考宗懔撰、王毓榮校注：《荆楚歲時記

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８８），頁 ２３。鍾馗與神荼、鬱壘都有降鬼特性。

漢代以來，以神荼、鬱壘爲門神，盛唐以後，門神被鍾馗取代。參考譚蟬雪：

《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８）頁 ７。鍾馗的由

來，可參考劉燕萍：《鍾馗神話的由來及其形象》，《宗教學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頁 ３５—４０。

〔９ 〕　 《武林舊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１９８２），“宫本雜劇段數”，頁 １８４。

〔１０〕　 鄭尊仁：《鍾馗研究》，頁 １６０。

〔１１〕　 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北京：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５），第九十回，頁 ７１２—

７１９。《三寶太監西洋記》書成於萬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參考劉世德主編：

《中國古代小説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１９９８），頁 ４３３。

〔１２〕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第六十五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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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８。竹枝詞中亦有五鬼和鍾馗的故事，見李聲振：《百戲竹枝詞》，《鬧五

鬼》、《跳鍾馗》。《百戲竹枝詞》刊於雷夢水、潘超、孫忠銓、鍾山編：《中華竹

枝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頁 ７９。“五鬼鬧鍾馗”故事，成爲鍾馗

傳説中一個新情節單元。參考劉錫誠，《鍾馗傳説的文人化趨向及現代流

傳》，《民間文學論壇》，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頁 ２７。“五鬼鬧判”儺舞，流行於衡水

縣。參考張松岩：《面具與河北儺文化》，《大舞臺》，１９９６ 年 ６ 月，頁 ３７。

〔１３〕　 黄徵、吳偉編校：《敦煌願文集》（長沙：嶽麓書社，１９９５），斯二〇五五，《兒

郎偉》驅儺文，頁 ９６３—９６４。

〔１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ａｙｓｅｒ，Ｔｈｅ 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 Ｉｎ 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 ５７．

〔１５〕　 鍾馗以醜見稱。《太平廣記》載：“所見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

目’。”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卷二百一十四，

《野人閑話·黄筌》，頁 １６４１—１６４２。明《鍾馗全傳》中，鍾馗“面貌奇異”，

“體態非凡，聲如洪鐘，眼似銅鈴”。見《鍾馗全傳》，刊於《古本小説集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頁 ２３。

〔１６〕　 王慶衛：《醜的軌述———理性視閾中的非理性變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２００６），頁 ２１０。

〔１７〕　 “形式醜”之討論，見李興武：《醜陋論———美學問題的逆向探索》（瀋陽：遼

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頁 ４２。形式上的醜陋一般指整體欠對稱。見 Ｑ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ｅｄ． Ｏｎ Ｕｇｌｉｎ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ｉｚｚｏｌ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２００７），

ｐ． １９． 醜陋亦與原始性相關聯，參考 Ｐｅｔｅｒ Ｕｗｅ Ｈｏｈｅｎｄａｈｌ，“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ｇｌｙ ｉｎ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Ｃｕｔｌ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Ｎｏ． ６０（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ｐ． １７５． 醜陋也常與邪惡相連，參考 Ｄｅｎｉｓｅ

Ｇｉｇａｎｔｅ，“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ｇｌ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ｉｎ ＥＬＨ，Ｖｏｌ． ６７，Ｎｏ． ２

（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００），ｐ． ５７６．

〔１８〕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５），卷二十四，志第十四，

《車服》，頁 ５２７。

〔１９〕　 崔豹：《古今注》（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３６），卷上，頁 １１。

〔２０〕　 劉曉明：《中國符咒文化大觀》（南昌：百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頁 ７０。

〔２１〕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卷十七《登

涉》篇，頁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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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貌醜、兇惡的鍾馗，參考《敦煌願文集》，斯二○五五，《兒郎偉》驅儺文，頁

９６３—９６４。儺爲索室驅除疫鬼之事，討論見饒宗頤：《殷上甲微作裼（儺）

考》，刊於《中國儺戲·儺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俗曲藝》雙月刊，第

８４ 期，頁 ３８。另外，紅色有特别的辟邪效用。《逸史·李主簿妻》一文（見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八，頁 ３０１２）中，法師便以朱符救人。

〔２３〕　 李澤厚形容神秘、恐怖、威嚇象徵的饕餮爲“獰厲的美”。見李澤厚：《美的

歷程》（香港：利文出版社，１９９４），頁 ４５—４８。

〔２４〕　 傳統觀念：醜陋與醜惡、邪惡相關聯。參考 Ｌｉｎｄａ Ｋｒａｕｓ Ｗｏｒｌｅｙ，“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Ｂｅａｕｔｙ，ａｎｄ Ｗｏｍａｎ：Ｔｈｅ Ｕｇｌｙ Ｈｅｒｏｉｎｅ ｉｎ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ｂｙ Ｔｈｅｒｅｓｅ Ｈ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Ｒｅｕｔｅｒ”，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６４，Ｎｏ． ３（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９１），ｐ． ３６９． 中古

時期，形體醜便與道德醜相連。參考 Ｊａｎ Ｚｉｏｌｋｏｗｓｋｉ，“Ａｖａｔａｒｓ ｏｆ Ｕｇｌ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７９，Ｎｏ． １（Ｊａｎ，

１９８４），ｐ． １１．

〔２５〕　 明代高啓《咏梅》九首之一：“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便借“梅”

以彰現不懼霜雪的高風亮節之士。《高啓大全集》（臺北：世界書店，１９６４），

頁 ２６。

〔２６〕　 巴爾特所論的五種語碼，參考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Ｓ ／ Ｚ，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ｉｌｌｅｒｓ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Ｎｏｏｎｄａ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ｐ． １８ ２０．

〔２７〕　 不協調之論，參考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Ｇｒａｙ，“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４（Ｄｅｃ，１９６３），ｐ． ３４７． 怪誕（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呈現的

可怖及可笑，亦是種不協調。參考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ａｙｓｅｒ，Ｔｈｅ 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 Ｉｎ 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 ５７．

〔２８〕　 有關“誤讀”的討論，參考 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Ａ Ｍａｐ ｏｆ 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ｐ． ３ ６；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Ｔｈｅ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 ５ ４５． 有關“創造性背叛”的討論，參考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ｓｃａｒｐｉ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ｒｎｅｓｔ Ｐ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７１），ｐｐ． ７５ ８６．

〔２９〕　 “痁”字的解釋，參考許慎著、徐鉉校定：《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１），卷七下，頁 １５５；張玉書編：《康熙字典》（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０），

午集中，頁 ８５４。《春秋左傳》載齊侯“疥遂痁”，齊侯患“疥”和“痁”兩種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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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見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１），昭公二十年，頁

１４１５。瘧鬼致病；無論神或鬼，都是超自然的存在。參考小松和彦，《妖怪學

新考———妖怪かちみゐ日本人の心》（東京：株式會社小學館，１９９４），頁 ３３。

〔３０〕　 王充著、高蘇垣集注：《論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６），《解除篇》，

頁 １３４。

〔３１〕　 瘧鬼之載，見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卷十

六，《疫鬼》，頁 １８９；魯迅《古小説鈎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５），《録

異傳·吳士季》，頁 ３４８。鍾馗在夢中爲唐明皇逐鬼，夢中逐鬼的尚有爲帝母

驅鬼令“其疴起矣”的田元帥三人。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風火院田元帥》，頁 ２４２。

〔３２〕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刊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時令類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夢鍾馗”一則載：鍾馗“除天下虛耗妖孽”，出現“虛

耗”之名，頁 ４４７。《抱朴子》中有“月建煞耗之神”。“煞耗”之載，見王明撰：

《抱朴子内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卷十八，《地真》，頁 ３２５。張説

詩載：耗磨日“縱横道未宜，但令不忘醉”，見張説撰：《張燕公集》（《四庫唐

人文集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卷九，《耗磨日飲》詩，頁

６１。耗磨日爲正月十六日，“官私不開倉庫”。見馮應京輯、戴任增釋：《月

令廣義》，刊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６）。

〔３３〕　 《新唐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二《天文》二，頁 ８３９。

〔３４〕　 祟侯虎之載，見許仲琳：《封神演義》（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第十八回，

頁 １１７—１２３，第九十九回，頁 ７０８。殷破敗之載，見第九回，頁 ５７—６３，第二十

一回，頁 １３９—１４３，第九十九回，頁 ７０８。

〔３５〕　 寓言人物，即是一種擬人化。參考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Ｒａｍｓａｙ，“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Ｍｉｌｔｏｎｓ Ｐｏｅｔｒｙ”，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２ （Ａｐｒｉｌ，１９１８）

ｐｐ． １２５ １２７．人物被擬爲某種概念，見 Ｊ．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Ｄｅａｄｌｙ Ｓ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ｅｒｉｅ Ｑｕｅｅｎｅ ＢＫⅡ”，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 ３，

Ｎｏ． ９（Ｊａｎ，１９５２），ｐ． １３． 中古武士的基督教教育中，七宗罪都是寓言人物。

參考 Ｊｏａｎ Ｈｅｉｇｅｓ Ｂｌｙｔｈｅ，“Ｓｐｅｎｓ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Ｄｅａｄｌｙ Ｓｉｎｓ：ＢｏｏｋⅠ，Ｃａｎｔｏｓ

ⅣａｎｄⅤ”，ｉｎ ＥＬＨ，Ｖｏｌ． ３９，Ｎｏ． ３（Ｓｅｐ，１９７２），ｐｐ． ３４２ ３５２． 道德劇中多

爲寓言及充滿寓言人物。參考 Ｈａｒｄｉｎ Ｃｒａｉｇ，“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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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ａｍａ”，ｉｎ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Ⅰ，Ｎｏ． ２（Ａｐｒｉｌ，１９５０），ｐ． ６７．

〔３６〕　 四方鬼之載，見伯三五五二敦煌《兒郎偉》驅儺文，刊於《敦煌願文集》，頁

９４６。有關五瘟使者之載，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五瘟使

者》，頁 １５７。參考袁珂：《中國神話傳説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１９８５），頁 ２４。

〔３７〕　 李豐楙：《鍾馗與儺禮及其戲劇》，《民俗曲藝》，第 ３９ 期（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頁 ８０。

〔３８〕　 董説：《西遊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第八回，頁 ３６。

〔３９〕　 《敦煌願文集》，頁 ９４６。

〔４０〕　 《鍾馗全傳》，卷一，頁 ６；卷二，頁 ４１、４２、５４、５８。

〔４１〕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第四折，鍾馗在五鬼頭上放“三箇神爆仗”，有歲末用爆

竹辟邪之意。鍾馗的一個“作用”，便是辟邪。《洞淵神咒經》卷第七載鍾馗

“打殺”衆鬼“便付之辟邪”。張説《謝賜鍾馗及曆日表》言鍾馗有“屏祛群

厲”之説。劉禹錫《爲淮南杜相公謝賜鍾馗曆日表》亦有“驅除群厲”之句。

張説及劉禹錫之載都指出鍾馗有辟邪之效。張説及劉禹鍚之文見《全唐

文》，卷二百二十三，頁 ２８５２；卷六百二，頁 ７７２５。

〔４２〕　 神話中，常常存在著生、死等二元對立。二元對立亦反映了人的原始思維方

式。參考 Ｍｏｎｉｇｕｅ Ｌａｙｔ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８），Ｖｏｌ． ２，ｐｐ． １９８ ２１０． 評論參考

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Ｌｅｖｉ Ｓｔｒａｕ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Ｗｍ． Ｃｏｌｌｉｎｓ ＆ Ｃｏ Ｌｔｄ，１９７４），ｐｐ． ５４

７１．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亦出現二元對立，都是正邪相抗。殿頭官與楊

國忠在科舉上清廉與奸貪之對立，鍾馗以正義力抗大、小耗鬼和五鬼所代表

的邪惡、害人的力量。

〔４３〕　 李豐楙：《鍾馗與儺禮及其戲劇》，見注〔３７〕，頁 ８９。鍾馗捉鬼圖確在玄宗時

流行，傳説從宫禁到民間廣泛流傳。見呂宗力、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１），頁 ２７９。皇室有鍾馗啖鬼之説，民間流傳更熱

熾。見乾元：《鍾馗考》，《宿州師專學報》，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頁 ５５。劉錫誠：

《鍾馗傳説和信仰的濫觴》，《中國文化研究》，１９９８ 年秋之卷，頁 ５３。道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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